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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靚兒習慣性的坐在靠窗的椅子上，
晶玉靜靜地躺在錦盒裡散發光芒，陪她做
著未完成的女紅，一起等人。

霍非凡晚上沒回房用膳，不知是否為
了下午的事還在生氣？凌靚兒一個人吃
飯，心中卻怪異的昇起平時不曾有過的孤
單感。她草草地吃了點飯便不吃了，讓丫
環將飯菜撤下。雖然凌靚兒心中還弄不清
自己對霍非凡到底是何樣的感覺，可是她
還是想見他，見到他，她才會明白他如今
的心情怎麼樣了，總好過自己一個人盲目
亂猜。

夜風起，好冷！凌靚兒起了一陣輕
顫，祇好關上窗。沒有月光的照耀，晶玉
又轉回原來的清澈，真是很特別的東西，
她愈看愈是喜歡，也很想早點讓霍非凡看
看她已將晶玉串成項鏈了，他應該會很高
興的！

祇是，今夜他特別晚回來，以往他總
在用了晚膳後不久便回房了，近幾日他更
是天天都回來陪她用晚膳，但是現在夜深
了，霍非凡卻還沒回房。她是等不及想在
他面前展現自己組合的晶玉項鏈，卻偏偏
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他回來。

凌靚兒再打起精神做手上的活，打發
等人的枯躁。

時間一刻刻過去，凌靚兒的眼皮也重
了起來，忍不住邊動針邊打起了瞌睡。

「哎呀！」針扎到手上指上，痛醒了
凌靚兒，她忙放下針線將手指含在嘴裡，
也起身開窗看看是什麼時辰了。

月過中天，已經是深夜了，為什麼霍
非凡還沒回房？這時凌靚兒豁然領悟，霍
非凡今晚不會回來了！除了她之外，霍非
凡還有八個妻妾啊，她怎麼忘了這點？他
又不是一定要回如玉樓，祇是自她嫁入非
凡莊後，他還不曾沒回房過，讓她一時沒
想到他也可以選擇在別處過夜的。

瞭解事實的凌靚兒咬咬唇默默起身，

和衣上床睡覺。被窩
的冰冷讓她縮起了身
子，心頭似被大石頭
壓住般，悶得她喘不
過氣來，而身子裡的
血液也像要結凍了，
好冷！她整個人都感
到難受。

凌靚兒眼淚不爭
氣的落下，她不知道
自己為什麼要哭，但
就是止不住淚水。被
遺棄的感覺像螞蟻啃
食著她的心，好痛！

她曾經希望霍非
凡能愈快對她沒興趣
愈好，自己便可以不
必看他的臉色了。可
是一旦成為事實，滋
味卻是那般不好受！
至今她才明白，原來
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覺中習慣了霍非凡的存
在，他沒在身邊，她竟是這樣的不適
應。

凌靚兒邊想邊掉淚，而被子裡少了他
的體溫，冷得讓她直打哆嗦。她努力地想
讓自己睡著，睡著後她就不冷了，而且心
也不會這麼難過了。祇是她輾轉反側，卻
怎麼都睡不著，還覺得被裡反倒更冷了。
心情好亂，翻來覆去，依然難成眠。

最後，凌靚兒幻想自己偎在霍非凡懷
中的情景，伴著他的氣息和溫暖，才讓她
安下心睡著。隔天早晨，凌靚兒在呼吸困
難裡醒過來。

她難過地張開眼，視線被棉被擋住
了，她才發覺被子蒙住了她的頭臉，莫怪
她覺得呼吸不順、胸口好悶。

「衣笠先生，您為什麼要這麼做？如果您不
中意大道寺先生的人選，為什麼不直接告訴他
呢？」

「我當然告訴過他，可是大道寺卻不肯接受
我的意見。如果大道寺非要堅持的話，我自然也
沒有可能說服他；畢竟從法律上來說，大道寺是
智子合法的父親，而且戰後他也幫了我不少忙，
所以我實在不便勉強他。」

衣笠智仁黯然神傷地說：
「可是，像大道寺這麼聰明的男人，為什麼

會選擇那些人呢？我已經詳細調查過他們了，那
三個人全是一些泛泛之輩。雖然他們的家世背景
都還不錯，但這幾個人的自身條件祇能算是中
等，如此聰明的大道寺，為什麼會挑出這樣的人
選呢？」

衣笠智仁臉上露出淡淡的怒容，連聲音都有
些顫抖。

「原來如此，那麼，那位叫多門連太郎的青
年……」

金田一耕助的話似乎並沒有傳送衣笠智位的
耳朵裡，祇見他仍舊語氣激動地說道：

「金田一先生，你聽我說，我已經是個無
依無靠的老人了，對我而言，智子是我惟一的
心肝寶貝。

「智子的家庭教師神尾秀子總會在每年智子
生日的時候，把智子的照片寄給大道寺，而大道
寺也都會把那些照片轉交給我，我看見一年一年
長大的智子越來越像智詮，對智子的愛也越來越
深。

「可是就因為我的身份特殊，所以才一直不敢和她相認，因
為我不願意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談論的對象。

「幸好大道寺願意把智子接來東京，至少讓她離我比較近
些，而我也可以隨時看見她健康活潑的樣子，這對一個上了年紀
的老人來說，已經是很大的安慰了。」

衣笠智仁眼中噙著淚水，金田一耕助一想到這位曾經意氣風
發的皇室貴族如今孤寂的境遇，也不免感到有些悵然，心酸。

衣笠智仁繼續說下去。
「智子是我最疼愛的孫女，所以對於她未來夫婿的人選，我

實在無法保持沉默。我很痛苦，也很煩惱，如果我就這麼放任不
管的話，智子勢必會從那三個人當中挑選一位作為將來結婚的對
象。

「因此我才決定瞞著大道寺，另外找一個候補人選。如果智
子最後選擇這一位的話，相信大道寺也無話可說。而我中意的人
選就是多門連太郎。」

「多門連太郎」這個名字似乎帶給農笠智仁溫馨的感覺，祇
見他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笑容。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多門連太郎究竟是何方神聖？老實說，
他的爺爺曾經是我的家臣，他原性日比野，但後來繼承母姓，所
以改性多門。多門連太郎的爺爺曾經擔任外國公使，是一個頂天立
地的男子漢，也因為這層關係，連太郎自幼便經常在我家出入。

「我看著他長大，深深覺得他有大將之風，雖然連太郎的父
親年紀輕輕就去世了，還來不及在世間揚名立業，不過我想連太
郎將來長大之後應該也會像他爺爺一樣，成為一位頂天立地的男
子漢。（一○七）

我走進去，溫寶裕轉過頭，向我望來，解釋他
的行為： 「我在招她的魂，可是沒有結果。」

他的處境十分糟糕，居然還有相當程度的幽
默感，當真不容易。

我伸手向下面指了一指： 「那些人呢？」
溫寶裕苦笑： 「散了。」
我揚了揚眉，一時之間，不明白何以那麼混亂

的場面，居然在我一個來回，就會煙消雲散，溫
寶裕接著告訴我，那是鐵天音的安排。鐵天音抬
出了溫寶裕是 「陶氏集團藝術基金會主席」，可
以動用的資金，數以億計。這一招，對身為小商
人的陳先生，和作為小商人妻子的陳太太，十分
有用，因為大商人是小商人永恆的偶像。像陳先
生這種事業略有成功，甚至已超過了豐衣足食階
段的小商人，最終目的，是想使自己成為大商
人。

所以，他們在一知道帶走了他女兒的少年
人，竟然有這樣的身份之後，心中所想的，立刻
變成在生意上，可以和陶氏集團有什麼樣的來
往，夫妻兩人，都面色通紅，但至多祇有三分是
為了擔心女兒，倒有七成，是為了可以攀附豪門
而引發的亢奮。

而且，溫寶裕的身份，也保證了他不會加害
小女孩。溫媽媽那時，自然神氣活現，每一句話
之前，都加上一句，我們家小寶，不在話下，後
來，說到興奮處，甚至拍心口宣佈： 「你們家安
安，要是舊病復發，就嫁給我們家小寶好了。」

此言一出，陳氏夫婦更是大喜，陳太太拉住
了溫媽媽的手，無限親熱。黃堂看到了這種情
形，自然下令收隊，兩家親戚，也喜氣洋洋，好
像溫寶裕和陳安安已在拜堂成親了一般。

在那間房間中，當溫寶裕說到這裡的時候，
我忍不住轟笑——他通過閉路電視，下面大堂發
生的事，他都立刻知道，據他說，他一聽到他的
令堂大人，向陳氏夫婦作了這樣的保證，驚駭得
足有三分鐘，連心臟都不敢跳動。

我一面笑，一面看著哭喪臉的溫寶裕，又看
了看木頭一樣的陳安安，仍覺得好笑，調侃他
道： 「好啊，妻子是植物人，保證不會意見不
合。」

溫寶裕雙手抱住了頭，悶聲叫： 「上天保佑
你們夫妻天天吵架。」

溫寶裕自然不是有心詛咒，而且，就算是有
心，也不會變真的。

可是他的話，卻真的觸動了我的心境——我
感到我和白素的意見不合，幾乎已無可避免地會
演變成一場劇烈的爭吵了。

而那使我感到戰慄，因為我知道，我和白素
不爭吵則已，一旦發生了爭吵，那就會無可收
拾，所以，可以讓爭吵不發生，我願盡一切努
力。

那時，我默不作聲，當然，也笑不出來，神
情也陰森得很，溫寶裕不知我的心事，他感到奇
怪。（七十九）

秀林道： 「宣家兒郎初見你女面貌，便留心求婚，安知你女
見了宣家兒郎，回房不吟風弄月麼？」柯爺大惱道： 「寶珠若再
吟詩，被我察出，一定將他處死！」秀林道： 「處死女兒，於心
太忍！不如乘他不及防備，回房中一搜，搜出來一火焚之，再發
作幾句，他下次就不敢了。」柯爺連連點頭，氣忿忿站起，趕到
寶珠房中，翻箱倒籠，四處一搜，也搜出好些詩稿。一看，總無
關緊要，取火焚於房外。臨行帶說帶罵，發作寶珠一場而去。祇
氣得寶珠大哭不已。明知中了秀林暗箭，唯有恨恨連聲，不敢明
言。還虧如鉤如媚兩個心腹丫環勸住小姐悲聲。

過了幾日，也是合當有事。柯爺固在本衙門有公事，未曾回
府。那時正是三月天氣，晴光明媚，花柳成行，一派看景，正易
引人動興。秀林因柯爺未曾回來，獨坐房中，甚是悶人。後堂夫
人、小姐俱說不來，又不能閒話解悶。忽想起家內花園還有一派
花香鳥語，春色可人，東樓萬花台上，遠看郊外野景，更是活
目。迂老從不許我上去，怕被外人瞧見。今趁他不在家中，帶了
心腹丫環小翠到花園去解悶。想定主意，重施香粉，再點胭脂，
收拾一會兒，打扮精工，手拿一柄牙骨宮扇，喚了小翠跟隨婀婀
娜娜，直奔花園而來。到了花園門口，但見：桃紅柳綠，陣陣幽
香；燕剪鶯梭，聲聲巧語。太湖石旁，貍奴規鳳子；倚虹橋畔，
綠水戲鴛鴦。梧桐架弄巧鸚哥，芍藥欄開屏孔雀。玻璃廳明窗淨
幾，迎暉閣畫棟雕樑。五老松高千竿竹，萬花台倚百尺樓。又是
暖日遲遲，和風習習。說不盡園中春景，令人愛慕。

秀林帶了丫環，一路走進花園，也無心在別處遊玩，直奔東
樓。慢慢上去，走至萬花台上，命小翠移了一張石花鼓到台上坐
下，望見牆外就是一道御河，兩岸楊柳垂陰，河內遊船如艤，往
來不絕，且笙歌盈耳，真一大觀。秀林在台上望著下面景致十分
明白，心中暢快。暗想： 「這等好去處，不讓我來散散心，可恨
迂老不近人情。

也罷，等他不在家，瞞著迂老，時刻上來玩玩，有何不可！」想
得心花都開。那知，外面遊船上子弟都借遊玩為名，來看堂客
的。凡走到岸邊過者，看著台上也十分清楚。今見那台上坐著一
位絕色佳人，打扮又甚是艷麗，無不嘖嘖稱羨也。有知道是官宦
人家眷屬，不敢過於呆看，怕惹出禍來。祇不過船過一看，回去眼
思夢想而已。

其時，朝中有一位當道奸相，姓蔣，名文富，官拜武英殿大
學士。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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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是一處孤峰，那人就站在峰頂上，
前後左右，都是蒼茫的雲此海，此外再無別
……

看著，看著，他忽然發現了一些異事，
那畫面不是靜止的，雲氣氛氛，在作著百景
千態的變幻。

獵獵的天風，吹得那人的衣服不住地抖
動，而那人的睛眼睛裡，也經常流露出一些
無以形容的表情。

這不是一幅圖畫，根本就是一幕實景，
金蒲孤忍不住用手扣了上去，觸手冰涼，仍
是一面牆壁而已！

而且牆上的畫面也消失了，直等他的手
離開後，那畫面才恢復原狀，而畫中人還對
他作了一個挪揄的微笑。

這下子金蒲孤可怔住了，他簡直無法猜
測劉素客是用什麼方法畫成這幅圖的，不過
他已決定不去想這個問題！

「劉素客的本意是要我猜測他圖中的含
意，我不能在別的地方多費心思，以免心靈
與意志在不知不覺間受惑！」

由於入門以來，他多次受到了種各種迷
魂心法的測試，使得他變為特別慎重，處處
都要保留自己的神智清醒。

圖下留著一塊空白的地方，那是給他依

圖題字所用！
筆墨就在手頭，金蒲孤一時興起，握管

儒墨，就在那空白地地方題上了一首古詩，
那是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來者，念天地之幽
幽，獨愴然而淚下！」

全詩僅二十二個字，他在寫的時候，心
中並未經過思索，也沒有經過猜測，自然而
然地從圖中顯示的情景，想到了這首詩。

詩說之後，畫中人突然對他一笑道：
「得君一言，感知己於生平！尚祈毋吝

余墨，再作一品題，以說明公子對在下看
法！」

金蒲孤大驚失色，畫中人嘴唇在動著，
那聲音分明發自他的口中，可是當金蒲孤用
手摸過去時，感覺上仍是一面粉牆，最奇怪
的是他剛題上的一首詩畫，也寂然不見，原
處依然是一片空白，而畫中人卻對他作了個
邀請的手勢要他在空白處繼續題字！

金蒲孤心中一生氣，萌起了一種愚弄的
屈辱之感，抓起筆來，在空白處題上了七個
大字！

「自傲自大一狂徒。」
畫中人哈哈大笑，笑聲中對他作了一個

長揖，接著笑聲與畫面俱隱，連他後來所寫
的七個字也看不見了！

這時耿不取走過來道；
「小子！你拿了一枝筆，在牆上畫了半

天，又不見一個字跡，發的是什麼瘋？」
金蒲孤詫然造： 「你沒看見？也沒聽

見？」
耿不取搖頭道： 「看見什麼？聽見什

麼？」
金蒲孤怔了片刻才道；
「算了！老耿！我現在承認劉素客的確

是個了不起的人才，讓我們看看他還有些什
麼花樣吧！」

說著拖了耿不取走向另一面粉牆而去。
耿不取對著那空白的牆壁發著余道：

「什麼都沒有，你叫我看啥？」
金蒲孤擺擺手道： 「你別急！靜心澄

慮，必能有所見，你一吵連我也看不成了！
」

耿不取不樂地哼了一聲，卻把雙目盯在
牆上，倒是沒有開口，過了一會，他突然叫
起來道： 「我看見了！」

金蒲孤倒是一呆，因為他什麼都沒看
見，連忙問道： 「你看見什麼了？」

耿不取高興地道： 「一幅圖畫！」
金蒲孤征了一才道；
「那一定是專門為你畫的，也是專為你

所設的畫謎，劉素客在這四邊牆上所留的畫
面很奇怪，一定要合乎他的心意才能有所
見，譬若剛才的那一幅，你就一無所見……
」

耿不取高興地道： 「這幅圖祇有我看得
見，可見我總有一點地方比你高明吧！」

金蒲孤微微笑了一下道： 「老耿！我們
是在對劉素客鬥智，你別弄錯了對象，跟我
來比高低！」 （六十一）


